
文
化
心
旅

摘要：西夏王朝是我国古代与宋、辽、金并存的政

权，佛教是其国教。 西夏王室的崇佛，促使佛教艺术成

为西夏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 西夏佛教的艺术遗存，涵

盖了西夏艺术的所有形式， 通过对其发展概要的梳理

可以清楚地发现， 西夏佛教艺术的发展是不断吸收汉

传、藏传佛教艺术，同时融合本民族特色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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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朝（1038———1227 年）与宋、辽、金并存，并
长期对峙。所辖国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邻萧关、北
抵大漠，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
沙、肃等几十州府，其面积拥有今宁夏、甘肃大部和青
海、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自称大夏国，历十代皇帝，
备一代典章制度，创西夏文字，崇尚佛教，最后亡于蒙

古，立国 190年。
西夏建国前，党项羌曾经历过两次历史大迁徙，第

一次是唐朝初年被吐蕃所逼，由松潘草原东北迁散居

于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安史之乱后又迁至银州（今

内蒙鄂尔多斯南、陕西靖边北部）。
佛教的偶像崇拜和神权至上的思想对在经历大迁

徙基础上建立集权的西夏王室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

西夏王室极力推崇佛教。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
碑》记载，在西夏地域内，“浮屠梵刹、遍满天下”，成为
西夏建筑的一大景观。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西夏王室的崇佛、兴佛，对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播发展
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其佛教艺术也就成为西夏
艺术之中成就最高、最为典型的代表，包含了绘画、雕
塑、建筑、书法等所有发现的西夏艺术形式，并且其中
无不显现着党项羌的民族特色以及汉传佛教艺术、敦
煌石窟艺术和藏传佛教艺术对它的影响。
党项羌经历两次历史大迁徙，最直接的作用是党

项羌逐步与汉人杂居，由比较落后的草原地区进入农

耕区；开始广泛地接触汉族的先进文化，由游牧文化逐

步转向定居的农耕文化。汉传佛教也开始在西夏各地
传播开来。据史载，唐朝时贺兰山佛教已经很发达，西
夏时，贺兰山中就有五台山寺，或称“北五台山”。汉传
佛教艺术随着汉传佛教的传播，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

西夏佛教艺术乃至整个西夏艺术的发展。
五代战乱后，党项羌占有河西之地，西起敦煌、东

到黄河河套两岸，控扼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丝绸之

路的繁华地段，各民族聚居，中西文化在此交流、融合，
曾经有过隋唐石窟艺术的顶峰时期。河西走廊的佛教
艺术又一次为西夏的佛教艺术注入大量新鲜血液，特

别是河西走廊的石窟艺术，对西夏佛教艺术的发展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
11世纪前后，约在西夏仁宗时，藏传佛教艺术随着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宁夏。12世
纪西夏乾顺与青唐联姻，更打通了西夏与吐蕃腹地的

联系。因此仁孝时期藏传佛教各派高僧纷纷北上。天盛
十一年（1159 年）左右，西夏国主迎请西藏噶玛噶举派
僧人都松钦巴（1110———1193 年）的弟子格西藏索哇，
奉为上师（刺麻）。稍后，祥仁波切的弟子藏巴东沽哇等
7人北上，先至蒙古，后至宁夏，讲授三宝密咒。另一位
上师査巴僧格也曾往西夏修行，做过夏主的上师。高僧
们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密宗仪轨画像和建佛塔的范

本，反映密宗仪轨的绘画等艺术作品在西夏各地广泛

传播开来。总之，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在西夏的
兴盛而在西夏艺术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大量的西夏晚期藏传佛教文物可见一斑。
西夏领有敦煌近二百年，所以西夏佛教绘画艺术

大量体现在由千佛洞、东千佛洞、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
窟组成的敦煌石窟群里面。
就敦煌石窟中西夏绘画的画风而论，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承袭宋画，人物公式化，眼眶晕染，只有两条

土红线勾出眼眶。面部表情显出一种苦涩的笑容；色彩
则以绿色为底，单调清冷，缺乏生气。第二种是与西州
伯孜克里克回鹘高昌时代壁画相似，人体肥壮，脸型条

长而丰满，直鼻、小嘴、立眉、竖眼。线描则出现了棱角
毕露、挺拔结实的折芦描，与中原梁楷、李公麟一派的
线描法一脉相承。第三种则是上述风格的发展，线描密
集有力，着色简单清淡，与西夏版画风格形似，富有装

饰性。
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洞窟 11 个，其中第 29 窟的

《西夏男供养人》和《西夏女供养人》，形象、服饰、官戴，
尤其是其随行侍从的秃发形象，便是党项羌族现实题

材的真实写照，展现了西夏的民俗风貌。
第 2 窟中的《水月观音》，其背景是山水画，占整个

画面的三分之一，有天界、山川、楼阁、庙宇，将山水画
艺术引入佛教画，其画风同宋朝水墨画。《文殊山宫阙
图》是一幅弥勒上生经变画，图中以线描绘制建筑，把
复杂的大殿、庭院描绘得层次分明，建筑内人物的衣
纹、头饰完全是宋装，线条精致流畅。版刻佛经的人物
插图，人物线条受宋白描人物画的影响，绘画的技法是

汉族传统的线描、皴擦、晕染手法。
榆林窟第 29 窟、内蒙古阿尔寨石窟、贺兰山山嘴

石窟均有按密宗仪轨绘制的护法金刚、金刚双身等宗
教人物画像。莫高窟第 326窟的金刚杵藻井，井心石绿

吞吐有方 善化己用
———略论西夏佛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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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 届田汉戏剧奖暨戏剧期刊主编年会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至 5 日在河南省林州市
隆重举行。本届活动由中国田汉研究会、田汉戏剧奖组委会主办，《东方艺术》杂志社、

《河南戏剧》编辑部和林州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全国的 14家戏剧艺术期刊社的主编、负责
人以及部分老主编和戏剧创作、理论工作者四十余人出席了这次活动。中国田汉研究会秘
书长沈毅、《中国戏剧》杂志社原主编姜志涛等参加会议，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河南
省文化厅副厅长董文建，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处
长闫敬彩、河南省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涌泉以及林州市副市长郭洪侠等出席了开幕式。
郭洪侠代表承办单位、董文建副厅长代表河南省文化厅分别致辞，吴长忠根据十七届六中
全会“文化强国”的精神，联系戏剧艺术在新的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田汉戏剧奖组委会秘书长姚金成介绍了田汉戏剧奖的创建和发展历史，并代表成员
期刊对东道主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会议对戏剧期刊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信息交流和深入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戏

剧期刊是戏剧创作、戏剧评论发表交流的重要园地，是繁荣戏剧创作、活跃戏剧评论不可或
缺的平台。以田汉先生命名的“田汉戏剧奖”，自 1987年创立以来，继承发扬田汉先生为戏
剧艺术执着苦干的精神，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宁缺毋滥”的评奖原则，至今已成功举
办了 24届，成员单位也由开始的 7 家发展为现在的 12 个省市、14 家刊物，声誉日隆，影响
渐远。很多戏剧作品和理论文章，通过各戏剧期刊和“田汉戏剧奖”得以传播，走向全国；进
而促进了戏剧创作的繁荣和戏剧评论的活跃。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戏剧期刊
和“田汉戏剧奖”理应自强不息，不断进步，为戏剧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齐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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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圆形内有赭红色垂直相交金刚杵图案，冷暖色彩对

比强烈。这些绘画内容、形式以及用色，都具有典型的
藏传佛教风格。而在西夏各地，尤其是在宏佛塔、拜寺
口双塔和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出土了大量的具有藏传

佛教艺术特色的曼陀罗形式彩墨绢画和藏传唐卡。
在雕刻中，西夏也努力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

术品。西夏陵出土的人像石碑座，艺术造型夸张与写实
结合，质朴而具有魅力；马、牛、狗、驼等动物艺术形象
的创造，生动而传神，突出表现了与本民族生活有关的

艺术形象，这些都是西夏艺术民族特色的表现。
佛教艺术中的笑口弥勒佛形象最早出现于五代时

期的江浙一带，以契此和尚的形象塑造。五代以后，弥
勒佛为广大民众所信奉，形象多为盘腿、大肚、右手捧
腹、左手置于布袋之上，布袋内装满化缘之钱财，笑容
可掬，表现了大肚弥勒佛达观的性格。从内蒙古额济纳
旗绿城出土、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的笑口弥勒佛，以及
在榆林窟的西夏时期壁画中频频出现的笑口弥勒形

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地佛教艺术对西夏艺术的影响。
崇信佛教相信来世的西夏王室，把自己的陵墓修

建得如同佛国宫殿一般，屋脊兽、摩竭、迦陵频伽等都

是佛国的神灵。
寺塔建筑遍布西夏各地，其中尤其以青铜峡一百

零八塔最为典型。据《元史———释老志》载，“尝造浮屠
二百一十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

海灾”。据此可知，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即是为镇压黄河
水灾做法事而造，青铜峡有一百零八塔，黄河水中也应

投过一百零八塔。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单体塔都是藏传
覆钵式喇嘛塔，但在布局上排 12 行呈三角形（在西藏
腹地，一百零八塔是排成一行的），将塔的雄伟和整体

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西夏佛塔遗址中出土的“擦擦”的
造型，在继承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特点时，又大大丰富

了它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从西夏佛教艺术的发展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不断

吸收各民族艺术成分以充实本民族艺术的过程。党项
羌之所以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创造独特而灿烂的文化

艺术，开放和兼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概括地说就是

“吞吐有方、善化己用”，这也是西夏佛教艺术的最大优
点。这一点，也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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